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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忽然，在旅行中                           作者：韓良露
    有時，去旅行，不過是想尋回一些久已忘懷的情緒。 
　　像偶爾在某個義大利的小鎮，就說是以出產巴森米可黑醋聞名的莫德納吧，因為錯過了兩小時一班的國際列車，只好坐在空無一人的月臺上發呆，坐著坐著，眼前陳舊的木頭長凳，和遠處木麻黃的防風林，還有長長的鐵軌上停落的麻雀，突然這一切情景，彷彿重回了二十多年前某個一樣空盪盪的下午，少年的我坐在臺南縣保安村的月臺上，忽然覺得時間靜止而天地悠悠。 
　　有一回，晚上從淡水坐上捷運，路過北投復興崗前的調度場，電車忽然停了下來，我望著窗外錯綜複雜的鐵軌和亮著荒蕪慘白探照燈的機廠，內心突然因眼前的荒涼而變得特別平靜了，而眼前的景象剎那轉換成十多年前一個深夜，我從法國搭乘夜行火車南下西班牙，躺在狹窄的臥鋪上熟睡的我，在深夜忽地被一陣機械撞擊聲驚起，我拉開窗帘向外看，原來火車在西班牙邊境某個陌生的火車調度站停了下來，為的是換下法國的寬軌改上西班牙的窄軌的車輪。 
　　火車在邊境荒涼的月臺上，停了近半小時，我坐在臥鋪上，因為突然停下來的空檔與置身在如此蒼涼的情境中而感受到一種奇異的清明，因著不斷旅行移動的節奏而有些疲憊的我，這段靜下心來等候的時光，讓我更真切地明白了驛站對旅人的意義。當火車再度上路時，我回身看著逐漸遠去消失在夜霧中的陌生西班牙邊境車站，知道剛才擁有的那種生命中稍縱即逝的空白與充實混合的情緒，將被我永遠記憶著。 
　　旅行中偶有一些美妙的時刻，都不是預料中的，計畫好去看的黎明日落、湖光山色，都比不上偶然的奇遇。在歐洲旅行時，一路上看過不少美麗的大湖，都在腦中留下了明信片式的掠影，只有一回住在義大利北方柯莫湖畔的旅館，因前晚酒喝多了，半夜忽然酒醒，這時總有特別的清醒，不能入睡的我，走上陽臺，坐在涼椅上望著黑暗中的柯莫湖，當晚月色特好，湖心真的泛著一輪月光，那時天地真安靜，連風吹過湖面的聲音都聽得分明，我坐在那，心中一片空白地看著湖，竟然連湖水的溫度在慢慢地降低也似乎感受得到，而從此，一夜守候到天明的柯莫湖，也成了我心上永遠的湖。 
　　有時，旅行中的意外情緒，也許來自遠古基因的記憶，像在尼泊爾南方的奇旺公園中，坐著獨木舟順河而下，鱷魚在泥水中仰頭與我互望，在那一片荒天荒地中，亙古的鄉愁忽生。是否自己曾在開天闢地的非洲，也在一片藍得透明的天空、黃得發昏的土地上，曾是原始獵人的我，也曾順著一條緩慢的、想睡覺的河流滑過，就滑進了世界的夢境。 
　　有的旅行的記憶，走得更遠，來到了宇宙洪荒。曾經在希臘的克里特島，凝望著島上的靈山，在夕陽的餘光照射下，火山形成的巨岩在晚霞中竟然如同活物般呼吸起來，而忽然，自己彷彿成了巨石意識的一部分，是不是在萬千劫的輪迴之中，石頭是我，我是石頭。 

      二、一把掛麵                           作者：林少雯
    向晚時分，夕陽的餘暉斜掛天邊。
    我走出門，要下山到錢塘江邊的超市去買一把掛麵。

下山有兩條路，出門口後左拐，沿著五雲東路往下走，速度不疾不緩慢悠悠地閒晃下去，約有十五分鐘腳程。若出了門後右拐再右拐，下階梯又上階梯，再一次右拐，可以走到屋後的茶園。從茶園下階梯，可以一直通到九溪鄉的村子裡，走完一條小街，從九溪﹁五雲山﹂景區的牌坊下穿出去後右拐，也能走到超市，慢慢走約需二十來分鐘。這兩條路正好形成一個圓圈。

    今天清明，踏青的人潮將九溪這個茶鄉擠得水洩不通，往﹁虎跑﹂、﹁六和塔﹂、﹁五雲山﹂、﹁九溪煙樹﹂、﹁九溪十八澗﹂、﹁龍井問茶﹂和﹁梅家塢﹂等西湖外圍風景區的遊客，在天黑前正趕著回城裡或往城外走，九溪客運站車水馬龍。

    為了避開客運站附近的人潮，我選擇走茶園去買晚餐要煮的掛麵。

屋後的階梯，順著山勢往五雲山頂延伸。山坡上綠樹濃蔭，層層疊疊，落葉飄飄然地、無聲地在空中飛舞。我伸出手掌，接住一片。

    那葉片靜靜地躺在我的掌心，宣示著結束這一生並邁向來生；它的來生是成為層層落葉中的一片，化作春泥滋養山坡上的土壤和森林，它的精氣在泥中、在樹中重生。森林中所有樹木都﹁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我以尊敬的心，將那片落葉輕放於山坡上，好讓它完成生命的輪迴。

    上下兩段階梯後，我不往山上走，右拐進了茶園。這裡是杭州著名的龍井茶區。茶園是農村裡最美的景觀。茶樹一排排地、流線式地排列。採茶婦女戴著斗笠，身上掛著裝茶菁的竹簍，低著頭，手不停歇地摘下那兩葉一心的茶樹芽兒。翠綠的茶園，襯著五顏六色的採茶人身影，加上幾棵近兩百歲卻依然綠髮童顏的香樟樹，真是美得令人駐足不肯離去。

    清明前幾天採的茶，是茶鄉中最為珍貴且高價的明前茶，越接近清明，茶價直線下滑，過了清明，因為節氣和茶菁的關係，就成了普通的龍井茶了。

    在茶園裡流連了一會兒，和採茶婦人打個招呼，閒聊幾句後，才依依不捨地沿著修整得整齊平穩的景觀階梯，走進村子裡。九溪，是個富有的茶鄉，村子裡的農舍一幢幢地整齊又美觀，家家白牆黑瓦，門前種的白玉蘭、紫玉蘭、梅花、櫻花、茶花、桃花和李花，因今年江南春遲而開晚了。值此暮春時節，天氣暖和，花兒們一齊搶著開放，整座杭城的花都開瘋了，隨處可見怒放的花海，遠看一片奼紫嫣紅，真是個令人陶醉、滿城飛花的美麗可愛春天！這是杭州最美的季節！

    走到九溪街上，只有一排約三、五間商家，都是小雜貨鋪，只有一家超商小具規模，我進去挑了把掛麵，付了人民幣兩元。

    手上握著掛麵，折返茶園慢慢走回去。天暗了些，下起了毛毛細雨。茶園裡的採茶婦女成群結伴地踏上歸途。

    茶園變得好安靜，只有微風和小雨在茶樹間流淌。只聽見茶樹和香樟在竊竊私語，讚嘆春光明媚！

    我將掛麵高舉，讓濃郁的春的氣息，讓繽紛燦爛的春花色彩，讓茶樹樟樹的香氣，讓清明微雨後的清新空氣，都灌注在那一把掛麵中。

    晚餐的掛麵裡，有美好的、色彩斑斕的春天，還有愉悅靜好的心情。

    好幸福的掛麵！好幸福的吃麵的人！
　　　　三、樹叢裏的小星星　　　　　　








　　　　　作者：楊雅惠
　　白天看不到螢火蟲，只在黑夜裏看得到螢火蟲提的小燈籠。

　　白天是其他動物的舞台。我們白天在寬闊的牧場上，跟八哥比口才，跟南瓜比身材，跟鴕鳥比高度，跟野鹿比速度。這是個春光明媚的母親節，我們兄弟姐妹，無論北部中部，全部在花蓮山水俊秀之處集合。

　　到了晚上：大夥兒一起出發去看螢火蟲。

　　媽媽想起她的小時候：「看螢火蟲？我小時候就看過了。」

　　媽媽想起她的小時候，我也想起我的小時候，那是在彰化八卦山下，綁著兩根馬尾巴的歲月。在童年印象中，八卦山有白天嘈雜的蟬鳴以及晚上身手矯健的壁虎。夜裏，祖父帶著我們去山腳下，觀賞公告牌中活蹦攀爬的壁虎。幼小的我們不懂為什麼壁虎能夠行走牆上如履平地，只覺牠上天入地都橫行無阻，看得我們目瞪口呆。至於螢火蟲，不在山腳下，只聽說在某處。

　　資料上記載：螢火蟲有好幾種，包括黑翅螢、山窗螢、黃脈翅螢、蓬來短角窗螢等。亮麗的太陽收起狂放的焰光，把蒼穹交給了月光，敲起了螢火蟲提著燈籠跳舞的時刻。
　　那天在黑暗中稀微的月光下，我們與爸爸、媽媽、阿姨，一起手牽手，而小弟則牽著新婚太太，大夥兒沿著暗暗的路徑，一路尋找螢火的蹤跡。爸爸拄著柺杖，像個英國紳士。媽媽也拄著柺杖，像是日本貴婦。阿姨拄著雨傘，像是體健村姑。一群人，探入了螢火蟲的營地。

　　走了一大段路，還沒看到螢火蟲，令人心急。大弟突然叫著：「看到了！看到了！你看，飛來飛去。」看過去，他甩著螢光錶，擺出飛行的手勢，逗得他的兩個小朋友哈哈大笑，跟著也擺出飛行姿態叫他們的媽媽：「看，看我的小螢火蟲。」
　　螢火蟲害羞了嗎？為什麼這麼久還看不到？在狐疑中，啊，真的看到了，路旁草叢中，一閃一閃地，有一隻，似有若無。前方有一隻往上飛，遠處有兩隻繞圈圈，左方有三隻藏在草中捉迷藏。每隻都若隱若現，嬌羞而含蓄，欲送還迎兼賣關子。

　　禁不住哼起「一閃一閃亮晶晶」，暗夜裏的綻光，多像天空上的星星，閃爍著多少童年的夢幻，多少心靈的冀望。
　　正感到意猶未盡時，忽見一優美的螢光，畫著五線譜的旋律，優雅而流線地舞出曼波，自低處飛到高枝，瞬間滑到你膝前，當你前撲時，牠又立刻閃到你可望而不可即之處。這般大方的待客之道，豔冠群芳的才華，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最後，以花式溜冰方式退入草叢中，完成落幕。這一齣舞劇，引來眾人的「安可」之聲。

　　我捕捉了一隻螢火蟲，但是，牠竟然在手中靜靜地不動了。大弟的小朋友叫著：「姑姑，牠睡著了，睡著了。」原來，螢火蟲只習慣黑夜，牠在人手中會被自己的光嚇到，以為是白天，倒頭就睡。

　　張開了手，讓螢火蟲在黑夜裏翱翔，繼續晃著牠曼妙的舞姿。這一群樹叢裏的小星星，不但把這個夜點綴得甜甜蜜蜜，也把一個家族的老中幼三代串在一起。

　　童年的時光在我離家北上攻讀經濟學之後，不復重現，只是轉而進入夢中。現在我回想那個樹叢裏找星星的夜，猶如一夢，就像童年一樣，似乎遙遠，又似在身邊縈繞。

　　樹叢裏的小星星，就這樣提著燈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扮演著牽繫世人童年與回憶的角色。
